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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可能谁都难免怀旧
吧，近几年流行同学会。
最流行的是大学同学会。
其次诸如高中同学会、初
中同学会、小学同学会，
甚至硕士同学会、博士同
学会。大凡同学过，似乎
都可组织同学会。相比之
下，以博士同学会
和小学同学会为
少。盖因博士凤毛
麟角，小学地老天
荒。也巧，前者日
前目睹，后者刚刚
参加。

准确说来，较
之同学会，博士应
称同门会才对———
师出同门。首届，开
门弟子；末届，关门
弟子。每届同学者
仅一两个，“会”不
起来。而若数届累
积，则可得一二十
或二三十之数，始
具会之规模。日前
在杭师大，便亲眼
见大约二十名同门博士以
同学会形式为导师祝寿的
感人场景。白天一起开
会。导师上台演讲，弟子
们端茶送水，殷勤有加；
晚间相聚座谈，张张笑
脸，祝贺导师古稀。甚至
有弟子为此专程从国外飞
来。或高校教授副教授，
或院所研究员副研究员。
衣冠楚楚，文质彬彬，正
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

白丁。导师端坐中间，众
星捧月，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全然看不出已年届古
稀。
因是暑假期间，杭州

会后我又返回老家乡下。
不出数日，相距不远的一
位小学同学约我参加小学

同学会。据他介
绍，开班之初同学
为三十八人，后经
转退辍休，毕业时
为二十一人，去世
十五人，取得联系
十八人。说心里
话，我是不情愿参
加的。我就读的小
学虽然名为“九台
（县） 师范学校第
二附属小学”，但
距县城三四十里，
纯属再简陋不过的
山村小学。起初教
室都没有，在一家
农户的西仓房里上
课，大白天都黑得
几乎看不清课本上

的字。唯一的光点就是年
轻女老师手腕时而一闪的
手表。同学们大多衣着不
整，男生以调皮鬼居多，
女生总向老师告状。也难
怪女生告状：辫子被调皮
鬼偷偷拴在椅背上，班长
一声“起立”，她一声
“哎哟”，脖子猛地后仰，
头发险些被薅掉一撮。二
十一个好歹混到毕业，初
中才考上七人。其余十四

人回家喂鸡放猪哄弟妹，
中途离开的早已音信断
绝———和这些人聚在一
起，能有什么好说的呢？
问题是再不情愿也不

好拒绝。我怎么能直言没
什么好说的呢？接下来夜
深人静时分，我在脑海中
试着排出三十八人、二十
一人的面容。最清晰的是
女生!同学。用我当年从
冯德英长篇小说《苦菜花》
中抄得的句子形容，两只

大眼睛如两泓清澈的沙底
小湖。或者莫如说因了她
我才把这个句子抄在本本
上。!不但是小学同学，
还是我的初中同班同学。
她作为女生甚至异性给我
留下的最鲜活的美，出现
在初一夏天下乡支农期
间。铲地时她抬脸擦汗，
正好和从后面赶上来的我
打个照面：草帽下
红扑扑的脸挂满亮
晶晶的汗珠，水灵
灵的眼睛搅动黑亮
亮的漩涡，就连每
一颗汗珠都闪着迷人的光
波。刹那间，看得我倒吸
一口凉气。惊鸿照影，顾
盼生辉，人世间居然有这
般美丽的结晶！这么着，
连同那丰盈高挑的身段，
在少年时代的我的心间激
起了不息的激动和憧憬。
不料初一刚读完，“文
革”就开始了，男女生转
眼各奔东西。其实她家并
不远，就在我家一二里外
的小火车站附近。却不知
何故，偏偏一次也没遇
见。怅惘之余，甚至几年
后进省城上大学放假回家
在那里上下火车时，我都
暗暗期盼同她忽然相遇
……
小学同学会上终于相

遇了。时隔五十年的相约
而遇。半个世纪。“岁月不
饶人，我亦未饶过岁”（木
心语）———但再未饶过，岁
月也还是要留下相应的遗
痕。就她来说，即使风韵犹
存，也终究是六十多岁的

老妪了。草帽下的惊鸿照
影？田野间的沙底小湖？当
着那么多同学的面，我略
一迟疑，坦率地告诉她：那
时我心想，将来要是能娶
得你这样的女生做媳妇多
好！回忆起来，从小学到中
学我从未对她说过话。这
是我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有可能成为我对她说的唯

一的话。
饭后散步，当

年和我同座的女班
长意外告诉我：“你
上课时总看小人

书，一本接一本看。我借，
你不肯。我说再不借我就
举手报告老师……”另外
一位非同座女生随即补
充：“你一般不说话，偶尔
说一句还莫名其妙……”
看来，小学时代的我

实在不怎么样啊！那么早
就对女生想入非非，上课
不老实听课，开口就莫名
其妙……

可那有什么办法呢？
那就是我。一个早已被我
忘记了的自己。那个我因
小学同学会而得以确认和
复苏。想到这样的小学同
学会不大可能有第二次
了，我不禁黯然神伤，久久
难以自已。

活的街景
（新加坡）尤 今

! ! ! ! ! ! ! ! ! ! ! !其一!以色列

咖啡，盛放在古里古气的长嘴铜壶里。
这名中年人，瘦得像一盏孤苦伶仃的街

灯。他就站在耶路撒冷的古墙外，守株待兔。
阳光像融化了的铁，一下一下地烙在他的脸
上、身上，从大大小小的毛孔咕嘟咕嘟地冒出
来的汗水，黏黏稠稠的，把他鲜红色的衬衫濡
染成阴森的暗红色。

他以喑哑的嗓子对每一个路过行人喊
道：“帮帮忙吧，喝杯咖啡，我家有小孩要养
呢！”
我驻足，买了一杯，咖啡浓得像药，极苦。

我想，比咖啡更苦的，恐怕是他的心吧，因为
他必须靠一杯一杯的咖啡把家中嗷嗷待哺的
孩子一寸一寸地拉拔成人。
然而，天气酷热如斯，谁要喝那滚烫而又

涩口的咖啡呢？一杯冷饮、一客冰淇淋，绝对
是更好的选择呀！
不合时宜的咖啡，在恹恹的等待中，变得

更黑、更苦了。
耶路撒冷古墙外的另一隅，有个约莫七

八岁的小男孩，双眉紧蹙，无奈地看着时间在
焦灼的等待中一点一滴地流走。他在等待顾
客、他在等待收摊；可是，时间滴滴答答地溜
走了，高高堆叠于摊子上那圆圆大大、干干硬

硬的面包依然纹丝不动。
在这个连风也无力的下午，我清清楚楚

地听到了男孩内心焦灼的嘶喊。他要一个恰
如其分地属于他的童年、他要一个可以让他
任意挥霍的童年。
然而，时不我予，他一筹莫展。他年他日，

当男孩成长之后，回首来时路，或许会问：“谁

能赔我一个黄金般的童年？谁能啊！”
千金散尽还复来，然而，不啻拱璧的童

年，谁赔得起？
其二!日本

在东京的新宿街头，有个画匠，夜夜坐在
支起的画架旁，鹄候。
一晚，倦游回返时，他用英语和我打招

呼：“画张彩像吧！只要 "#分钟！”反正没事，
便坐了下来。这画匠，健谈。画笔在动，口也没
闲着。从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了解了他的
人生道路并不很顺畅。他原本在一家建筑公
司当绘图员，直属上司是美国人。尽管日日浸
濡在讲英语的环境里，他的英语却是“坑坑洼

洼”的极不顺畅，他把这归咎
于自己没有学习语言的细胞。
由于常常在沟通上犯错，结果
呢，工作了短短两年，便被裁
掉了。他说：“运气不济呀！”我
心想，问题的症结在于努力不足吧！

被裁之后，他失业多时，不得已，只好改
行去驾驶公共交通汽车，但却又因为多次触
犯交通规则而屡屡被罚款，最后，公司辞退了
他。我诧异地问：“现在，你就全靠绘画糊口
吗？”他叹气：“是呀！有时，苦等一晚，都没半
个人影！”我安慰他：“别担心，不肯坐以待毙
的人，老天是会特别眷顾的。”他听了，频频点
头，说了一句极具智慧的话：“是呀，路是人走
出来的。”
半个小时后，把绘好的画像递给我。一

看，便愣住了。画笔粗糙且不说，画中人，貌不
像，神不似，完完全全是个陌生人。
走回旅馆途中，我意兴阑珊地将画像丢

进了垃圾筒里；垃圾筒发出了一个轻轻的回
响，仿佛在告诉我，这画，正合它的胃口。刚才
他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一点儿也没错；然
而，要“走”出一条路，必须具备敏捷的双腿和
矫健的腿力呀！在职业道途上屡屡碰钉子的
他，居然连这样简单的道理也不懂！

!无
父
无
君
"

是
禽
兽
也
#

白
子
超

! ! ! ! !天下之言不归杨" 则归墨# 杨氏为我" 是无君

也$ 墨氏兼爱" 是无父也# 无父无君" 是禽兽也#%

&&&'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的学生公都子问老师：别人都说您喜好辩
论，请问，为什么呢？孟子说：我怎么会喜好辩论？
我是不得已呀。接下来，孟子作了篇幅不短的解说，
大致可分三个段落。
第一段，概括阐述自有生民以来“一治一乱”的

历史。称颂尧、舜、禹和武王、周公的“圣人之道”，
使天下由大乱到大治的伟业；批判“邪
说暴行”的出现和商纣王祸乱天下的罪
过。
第二段，指出两三百年以前“邪说

暴行”又泛滥起来，孔子忧惧而作《春
秋》。现在（战国时代）圣王不再出现，
诸侯肆无忌惮，士人乱发议论，杨朱、
墨翟的学说广泛流行。天下言论或属于
杨朱一派，或属于墨翟一派。杨朱主张
一切都为自己，这是目无君上；墨翟主
张爱人不分亲疏，这是目无父母。无视
父母和君上，那就成了禽兽了。杨朱、
墨翟思想不清除，孔子思想不发扬，荒
谬的学说就会欺骗民众，阻塞仁义的道
路。这等于是“率兽而食人”，人与人

也将互相残杀。我为此而
忧惧，所以要捍卫古代圣
人思想，排斥杨、墨言
论，使宣传邪说的人不能
得势。

第三段，总结。我要端正人心，消灭邪说，反对
偏颇的行为，驳斥荒谬的言论，以此来继承大禹、周
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这难道是喜好辩论吗？
我是不得已呀。

围绕是否“好辩”，孟子的回答思虑深远，大气磅
礴。孟子的着眼点重在战国早中期的现实，所以特别针
对“盈天下”的杨朱、墨翟学说。其批判大义凛然，但态
度之厉、言词之激则叫人有些吃惊。

杨朱，尊之者称其为杨子，魏国人，战国早期杨朱
学派的创建者，后人将其归入道家。他没有留下著作，
其论说散见于《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
《吕氏春秋》等书。杨朱主张“贵生”“重己”“全性保真，
不以物累形”，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别人对自己
侵夺，也反对侵夺别人。今人观之，对其思想亦需辩证
分析，不应简单地全盘否定。孟子说他“拔一毛而利天
下，不为也”（《尽心上》），极力抨击他的“为我”，自是正
义之言；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难免偏颇。
墨翟，尊称墨子，出生于孔子之后的春秋末期。原

是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早先学儒，因不满“礼”的
繁琐，另立门户，聚徒讲学，创立墨家学说，弟子众多。
《墨子》一书现存五十三篇，其中《兼爱》《非攻》《天志》
《明鬼》《尚贤》《尚同》《非乐》《非命》《节葬》《节用》等篇
代表了墨子的主要思想。今人观之，墨子是出身劳动
者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其思想多有可称道处。他
提出的“兼爱”思想虽是难以实现的空想，却充满了
正能量和永恒的理想主义光辉。应该说，孟子的指责
难以成立。
总之，后人可得出三点结论：其一，杨子、墨子学说

均是战国早中期的显学，影响极大；其二，战国时代的
儒家继续维护“圣人之道”“孔子之道”，推崇“仁义”，对
杨、墨两家持否定态度，反之墨家亦激烈批判儒家；其
三，孟子亦有任性、随意之时，其观点并非全都正确无
误，换言之，“百家”“诸子”均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宏大、
最辉煌的篇章。通过前文“王道”“霸道”的阐述，
可略知儒家与法家争鸣的主要内容；而本文所述，又
可透露儒家与道家、墨家争鸣状况之一二。

家长的选择
戴愈攻

! ! ! !难得有闲，翻开一本传记正看得出神，
妻子碰了一下我的手臂，茫然看她，指了指
楼上，儿子的房间正传出小提琴的音阶声。
儿子在读研究生，学业是够忙的，现在琴音
重起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儿子小时候我就计划好，让他学习小提
琴，像他表哥那样走专业音乐之路。按部就
班等他四岁，拿过外甥的小琴立马就开始了
练习。儿子和外甥不同，音乐天赋并不明显，
但当时我哪里会承认，放着榜样在，不达目
的不会罢休！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急躁成了
抱怨，抱怨变成训斥，甚至吼叫，儿子的琴技
也在提高，即便如此，但他似乎始终提不起
兴趣。一天我翻看儿子在学校的作文本，里
面赫然写着：他最开心的是放假外出游玩，
不用练琴了，最好哪天小提琴坏掉，一劳永
逸摆脱讨厌的练琴。

满腔怒火的我，指着他的小脑袋郑重其
事一字一句说：“放弃这个念头，弄坏一把琴
我就买一把，弄坏十把照样买来第十一把，
做我家的孩子，练琴是必然的任务！”一脸茫
然的儿子，眨着眼实在想不通，并不大方的

爸爸，怎么买琴会如此慷慨。当时为练琴，他
冬天小手冻得红肿，这照样动摇不了我坚持
训练的决心，为了练习双音音阶，我买来钢
琴让他听音程，去音乐学院让他旁听乐理，
十来岁的小孩在老师引导下，学琴路上跌跌
撞撞一路走去。

在一个太阳明媚的日子，我带着儿子去
植物园，他最喜欢在松柏园的土坡上散步。
开心的孩子会讲真话，孩子边玩边毫无顾忌
地告诉我，他长大决不会以拉琴为职业，随
便干点啥都胜过拉琴。我问他：“那你为什么
还坚持天天练琴？”“为的是让你高兴呗。”那
天的游园，我没了往常和他谈论植物的兴
致，儿子的这段话，使我陷入严肃的思考。音
乐的本意是什么？不正是让人愉悦让人开心
吗？我的音乐梦，不必非得让孩子成为梦中
的主角吧，孩子该有他自己的梦想和生活。

从此，我一如既往陪孩子练琴，但在心
中已有了不同的选择。儿子数理化成绩不
错，小升初时他凭借成绩和音乐加试，成功
考入向往的学校，这让他初次尝到了学习音
乐的甜头。后来的文化学习中，每当他碰到
困难，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把练习音
乐的意志用在学习上，就没有不可克服的困
难。”之后的中考，我们谢绝了老师进入名校
乐队的建议，让孩子选择了专心文化学习。
大学时，儿子学习出色，还参加了学校艺术
表演，音乐学习和技艺使得他更加自信，更
加开朗。

现在他继续研究生学习，空暇时还能练
一段乐曲放松情绪，在欣赏音乐会节目时，
偶尔还会悄悄谈论曾经练过的协奏曲技术
难点，这时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他音乐学习
之路没有白费，学习音乐的益处，让孩子在
音乐之外得到了惠顾。

“他们都太坏了”
张贵勇

! ! ! !哲哲告诉我：“我们学
校有几个学生太坏了。”
“为什么这么说？”“今天
呀，我看见好多高年级的
学生走路的时候，踩着红
领巾了，却假装没看见。我
们班瑞瑞同学的衣服掉地
上了，他们也不捡起来，还
往上踩。”
“嗯，红领巾是少先队

员的标志，是不应该踩，那
你怎么做的？”“我呀，当然
是捡起来交给老师啦！”我
表扬了他，又问：“那老师
表扬你了没有？”“表扬了
一点点儿。”哲哲用手比画
出很小的意思，脸上有点
失望。我又狠狠地表扬了
他，补上了老师不该缺失
的那份。
孩子在正确的时候做

了正确的事，父母们应不
吝奖励，这其实是给孩子
埋下善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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